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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碗 浆 面 条
◎张现会

《心路》深深感动了我
◎庞振江

城市与自然 新华社发

草舍

◎茹喜斌

真 爱

◎驿路

禅茶一品话灵珑
◎老琳丰

高德领同志的文集《心路》出版

后，我通过学生找到一本，如获至宝。

第一次见到高德领，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平

顶 山 日 报 社 举 办 优 秀 通 讯 员 表 彰

会，我也忝列其中。那天在台上就

座的有高德领和报社领导。就这样

远距离瞅瞅，只知道他当时是市委

秘书长，别的情况一概不知。

又一次谈到高德领，是在平顶

山市一中 50 年校庆时，我和曾经的

老师付海林同桌就餐。付老师说，

有一年他去郏县办事，找到学生高

德领，德领当时是郏县县委书记，热

情地接待了老师。谈及此事，付老

师满脸喜悦。听了付老师的话，才

知道德领和我同在平顶山特区第一

中学（现平顶山市一中）就读，我是

1964 年毕业，他是 1968 年毕业。同

为校友，为他成为领导干部而骄傲。

后来，德领调到外地工作，情况

不得而知。2015 年以后，先后在《平

顶山日报》副刊上看到他写的《英伦

掠影》《回忆高楼菜场》《三夏变迁》

《痛悼张榜书记》《怀念母亲》《民师

二年》等文章，我才知道德领也退休

回到了家乡。

《心路》这本书到手后，我如饥

似渴地翻阅，像陷身在波涛汹涌的

激流中，我衰老近乎麻木的神经在

他朴实无华、娓娓道来的文笔下，被

深深地触动……

德领是个有孝心的人。母亲患

病 卧 床 不 起 ，他“ 常 常 在 病 榻 前 哭

泣，为无法替她老人家分担痛苦而

痛心疾首……”；父亲“就是揭皮当

当（指变卖一切），也要供孩子上学”

的话和父亲的目光，永远铭记在他

的心里。

孝是人之根，如树要有根，才能

长出枝叶和花果。“百善孝为先”“孝

是人间第一事”，孝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 教 育 之 根 ，也 是 家 庭 教 育 之 本 。

一个人心中装着父母，装着祖先，装

着孝，装着爱，装着民族精神，学习

哪 有 不 努 力 的 ？ 工 作 哪 有 上 不 去

的？德领能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

一位地市级干部，除了党的培养外，

与他孝敬父母不无关系。

他记录友情的文章有《初识二

月河》《良师益友二月河》《九九重阳

回故里——焦若愚剪影》《平凡的人

物 伟大的心灵——为怀念许乃同

而作》，尤其是《痛悼张榜书记》，让

我备受触动。他交友不是单交地位

高的上层人物，就是不在“品”的村

党支部书记，跟他也是至交。张榜

去省城看病，德领管他吃饭时开玩

笑说：“你现在可是个‘大官’，一是

年龄大，近 80 岁的耄耋老人，还在村

里干书记，全省也不多见。二是任

职时间长，一干就是近半个世纪，而

且连选连任，从未间断，贡献大，功

劳苦劳也大。三是管的村子大，全

村 14000 多口人，包括外来人口 3 万

多人，差不多是一个乡的人口规模，

在边疆甚至是一个县的人口规模。”

好话一句三冬暖，德领幽默的话语

让张榜书记的病立马轻了三分。

德领是位博闻强记之人。出于

工作关系，他的足迹不仅留在祖国

各地，还漂洋过海去过欧美、澳洲、

日 本 等 不 少 地 方 。 处 处 留 心 皆 学

问 ，每 到 一 个 地 方 ，他 都 有 新 的 发

现，都有思考，都有借鉴，回来略一

整理，就是一篇文章，不仅自己广见

识、开眼界，也让别人得到了分享。

我虽未走出国门，但也去过国内不

少地方，大都是白跑一趟，留下文字

不多，不像德领那样过目不忘，满载

而归。

在“历史记忆”中，他奉献出真

情 、真 心 、真 话 ，引 得 我 的 共 识 、共

振。像“五黄六月争回楼”“饭场上

吃玉米糁稀饭放红薯”“棒槌砸碎皂

角洗衣服”“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

薯不能活”“这家儿到那家儿吃的都

是红薯干儿，这院到那院吃的都是

红 薯 面 儿 ”等 语 言 ，都 让 我 感 同 身

受 。 特 别 是 他 曾 当 过 两 年 民 办 教

师，月薪 7 元，像这样卑微的出身，他

也毫不忌讳，反引以为荣——“在我

的人生中，有过短短两年的民办教

师经历……尽管后来拥有过不少职

务头衔，但我最引以为荣的还是老

师 这 个 称 谓 ”。 我 也 是 个 老 师 ，受

“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教师像

食盐，百家离不了，就是不值钱”等

世 俗 的 影 响 ，自 己 就 看 不 起 自 己 。

而德领“每当工作变动或职务提升，

都情不自禁地想念当年那些辛勤耕

耘者”“退休回家休息，千方百计打

听到几位健在的老师，设宴叙旧”。

德领的尊师重教、不忘师恩给我上

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我情不自禁

想起“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

句话，忽然感觉自己的形象似乎也

高大起来。

睹文如见人，拜读德领的文章，

深感他是个对革命工作非常敬业的

人。他在“心灵感悟和调查研究”诸

多文章的论述中，语言简练，措辞得

当，构思严谨，论理精到，寓意颇深，

足见他对革命事业的真诚与衷心。

德领同志是个德才兼备之人，他撰

写的《一枝一叶总关情》《只有爱人

民，才能为人民》《永远保持党和人

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做人讲人品，

为 官 重 官 德》等 ，文 章 的 标 题 是 论

点，也是他身上的亮点。

《心路》是德领同志工作之余文

字生涯的结晶，是他喜怒哀乐的情

愫，也是他人生之旅的轨迹，更是他

心路的留影，结集印出来无疑是有

意义的。他并无奢望要在社会上引

起响动，他意在把这些心之语、情之

趣传递给他的亲朋好友，散佚在湛

河之滨。我愿以这篇拙文为中介，

把这部作品推荐给鹰城和省内外的

广大读者。我相信德领同志会笔耕

不辍，继续用心血和汗水把七彩人

生路开拓得更加灿丽。

夜色还没有完全退去，早市便在

喧嚣声中拉开了序幕。起早，只为买

到野生的鲫鱼。经常光顾的是一位小

伙子的摊位。小伙子卖鱼只认单数日

子，风雨无阻。

一叶小舟，一张老网，传统的捕鱼

方式，最重要的是他对水源的选择特别

苛刻。他说，好水才能出好鱼。可能是

缘于此吧，小伙子的生意特别红火。

每每买到称心的鲫鱼，小火慢炖，

氤氲的香气蒸腾而出。品味着鲜美的

鱼汤，心便仰望到清澈的一角，历历可

见清水中拉出一网活蹦乱跳的欢喜。

这样想着，便加快了脚步。老地

方早已围满了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

有男人也有家庭主妇，“我就要这条

啦！”“这红鱼来三条！”“这小虾我全包

了，称一下！”……小伙子穿一套连体

的雨衣雨裤，很少说话，称重、收钱、现

场宰杀……一套流程，在他手中如行

云流水一般。很快，他三轮车里的宝

贝就屈指可数了。我只抢到两条小鲫

鱼，因为是周日，并没有急于离开，看

小伙子利索的操作，还真是一种享受。

“这两条鱼给我称一下！”一位中

年 男 子 说 。“ 只 能 给 你 一 条 ，这 条 不

卖。”小伙子说着把那条鱼提起，放进

咕嘟咕嘟通着氧气的大盆里。“小伙

子，那条鱼留给谁的？我给你两倍的

价钱，怎么样？”小伙子摇了摇头。“三

倍的价钱！”小伙子依然摇头，围拢的

人开始七嘴八舌，“傻了吧，给他！卖

给谁不是卖啊！”“五倍的价钱，好不

好？”中年男子眼睛死死盯着活蹦乱跳

的鱼，再次提高出价。小伙子望了望

中年男子，说：“大哥，这条鱼真不卖，

是专门给我女朋友留的，她准备考研，

每天起早贪黑的，很辛苦，我想给她补

充一下营养。”

这句话还没落地呢，围拢的人一

下子就炸锅了。“你小子，看不出来呀，

女朋友有出息啊！”“还是个大学生？”

“当真？”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小伙子

羞涩地点了点头。“小伙子，你不会改

天去看她呀！”中年男子声音变得柔软

下来。“大哥，实在不好意思，我昨天晚

上打电话告诉她，今天带上鱼汤去看

她，这个真的不能改！”“小伙子，五倍

的价格啊，过了这村儿可没这店啊!”

围观的一个年轻人说。

“小伙子，能看看你女朋友的照片

吗？”一位大妈岔开了话题，小伙子并

不拒绝，掏出手机。“小伙子，你手机屏

幕的照片就是她吧？”“对啊，就是她。”

小伙子的手机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

“小伙子，我出六倍的价格，你可

以拿钱再给你女朋友买

一条大鱼啊！”中年人咬

了 咬 牙 说 。“ 那 可 不 一

样 ！”小 伙 子 拒 绝 得 干

脆！

我才发现，真爱一

个人的时候，巴不得让

全世界都知道，就连讲

话 的 嗓 门 儿 都 特 别 响

亮。

“半坡翠色先夺韵，垄垄毛芽清亦

新，茶树亭亭浥轻尘，气如兰蕙香有

痕。逡巡，当有九龙一缕魂，浮岚出岫

带香闻。浅吟低唱，烦忧匿踪尽。赏

玩在茶山上，自在何须问。但守红涯

晨与昏，愿做灵珑一朵云。”

这是诗友在舞钢市庙街乡的茶山

采风所吟的元曲《南仙吕·醉花阴》。

“醉花阴”曲牌，容量不算小，作者唯美

的遣词造句也十分清新灵动，但要囊

括九龙山灵珑茶山，远远不够。这里

的山势呈九龙聚首，红石崖高悬清泉，

沟壑逶迤连川，美景浑然天成，怎不叫

人感动大自然的玄机与慷慨？

南疆白茶，恰如一位风姿绰约的

少女，心仪这北国江南的韵味，十年前

来到这里。

说起白茶，有关记载最早出现在

陆羽的《茶经》中：“永嘉县东三百里

有白茶山。”“北宋庆历年间，白茶叶，

芽叶如纸，民间大重，以为茶瑞。”宋

徽宗御书：“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

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

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致。”就是当

代茶家表述茗茶系列文章，也总是在

白茶条列的最后，多出一句“品格稀

贵”字样。

在灵珑茶山的品茶庭吃茶，苏轼

的“竹符调水”、文徵明的“松火煮茶”

频频浮于心头。“竹符调水沙泉活，瓦

鼎燃松翠鬛香。”是说好茶须用好水烹

煮，甚至连烹煮的柴薪都要选择。相

传苏轼喜茶，常邀高僧谈茶悟禅。一

次用茶，发现茶汤品相大异，细细考究

之后，才知道那担水的僮儿偷懒，取的

不是沙泉水。于是，苏轼便制作竹符，

交于沙泉寺住持，凡僮儿担沙泉水，须

向住持讨要竹符佐以证明。后被文徴

明借鉴，留下品茶美谈。

灵珑白茶，其外形挺直略扁，貌如

兰蕙，叶芽似金镶银鞘，白毫显露。取

山泉煮沸，由茶师布茶，清香弥漫。倾

心细品，那种“淡竹积雪”之清爽逸美

是其他白茶所匮乏的。这品质，得益

于茶场坚持有机种植：人工除草，物理

杀虫，山泉灌溉，杜绝化肥。寒来暑

往，十几年的精心呵护，两百多亩白茶

树欣欣然与九龙山相辅相成。目前，

灵珑茶山已初具规模，其春秋两季产

品供不应求，远销国内外。

心诚则灵，灵珑茶品之所以成为

极品，也许应在一个“诚”字上吧。每

每品茶，总会油然想起灵珑茶场，那个

好山好水好地方。

梁实秋在《雅舍小品》里写他住过的房

子，大抵是房前有阡陌稻田、竹林水池和苍茫

远山，房后是榛莽未除的荒山坡，偏僻荒凉。

但常有客至，当月把酒或临雨论诗。于是，字

里行间就满了惬意和怀恋。读之，勾起我许

多记忆。

但我的记忆里没有雅舍，只有老百姓简

陋的草舍，当然也有些许意趣。

住过外婆家的草舍。屋顶是一层泥巴一

层麦秸秆，一拃多厚。墙壁用黄土夯成，厚有

尺余。室内是躺上去就吱吱响的木板床和缺

胳膊少腿的桌椅板凳，一日三餐呢，也只是煮

红薯和红薯叶，或是清汤寡水的杂面条。但

院里长着石榴树、桃树、枣树、槐树，还有些野

草野花，满院里都氤氲着草香花香。

那是我童年的乐园。满头白发的外婆给

我摘石榴、打枣子，吃得小肚子滚瓜溜圆，而

这时，外婆满脸都是山菊花一样的笑容。最

喜欢春天，风儿柔柔的，中午或是傍晚，炊烟

在屋顶直直坐着或散淡远去，总给我缥缈的

遐想。我还会把院里的牵牛花啊、野菊花啊，

插在妹妹的发辫上，于是那些嫣红、淡青、红

紫……就别有了一番灵性。

初中时最喜欢去生产队菜地技术员老王

的草舍，就在县城北关的菜地里。虽然是土

坯垒墙、屋顶草帘抹泥，但屋里屋外都用石灰

抹得雪白，这在当时算是上好之居了。那时，

我喜欢吹笛子，老王喜欢拉二胡，我俩常常坐

在草舍门前的石墩儿上给乡亲们演奏，《打虎

上山》《北风吹》……琴声、笛声缭绕在树梢间

的月影里，几分激扬，几多凄婉。

这草舍前有绿柳、槐树、白杨、竹子，有春

花、夏红、秋黄、冬白。一溪清水潺潺流过，水

里有欢蹦乱跳的鱼儿和呱呱叫的青蛙。老王

单身，妻子过世再未续弦，他就干脆在此安居

了，灶台水缸、锅碗瓢勺一应俱全。草舍四周

的菜地里，满是萝卜、白菜、豆角、芹菜、韭菜、

菠菜、西红柿、辣椒……一年四季有不同的画

幅。最好看的是妇女们提着篮子割春韭，蓝

天、白云、绿树衬着她们的身影，就像唐诗宋

词里描述的画一样。此时再看那草舍，就是

这画幅的点睛了，有着古雅朴实的意趣。

记忆里最气派的草舍是生产大队部。院

墙用黄土夯成，但比民居厚了许多，墙头上还

扎满玻璃渣子。那朱漆大门一开一关时会发

出吱吱咛咛的声音，有种旧时衙门的威武。

院内东西两排房子，是干部办公的地方。南

面是大会堂，会堂正面土墙外包了一层红砖，

屋顶是厚厚的麦秸和泥巴，上面还铺了一层

油毛毡，冬天时门窗上挂着厚厚的草帘子。

大雪时，高音喇叭一喊开会，说是批斗地富反

坏右，人们都会跑得老快，因为会堂里有烧得

通红的大火炉子……

今儿想起这些，是因了梁老先生，他让我

生出许多难言的心绪。民居草舍，我想最低

也有千年历史吧。杜甫的雅舍不就是个草堂

子吗？我看过。但文化人喜欢把草舍称为雅

舍，这缘于文化的情怀吧。至于老百姓住在

草舍里，是不是也有高雅之思、深远之悟，我

不知道。只知道这草舍里住了一代又一代

人，只知道他们也有着无奈、凄苦和日落日升

中的快乐。

好不容易请来了大戏，大家奔走

相告，到处说着戏唱得很好。一传十、

十传百，邻村的乡亲们也络绎不绝地

向村里跑来，做生意的也大老远地赶

来，搭起了篷子，炸起了油条，炕起了

火烧。

到了中午，戏一结束，大家就向卖

饭的摊位走去，有喝胡辣汤的，有吃包

子的，最吸引人的是浆面条。很多老

人搬着自己的凳子，坐在卖浆面条的

桌子旁，买一碗冒着热气的浆面条，津

津有味地喝了起来。

浆面条是用山野菜做的，水烧开

的时候，倒入发酵好的面浆，再放一把

洗干净的野菜，面条得细，这样做出来

的面条才稠，盛到碗里的时候，放点芹

菜、黄豆，再来一点辣椒，香喷喷的，很

好喝也很便宜。风呼呼地吹着，天气

冷，喝了浆面条身子也很暖和。

我很想和大家坐到一起看看戏，

可是根本不允许，台上台下到处走，人

前人后到处跑，演出的安全措施、演员

的生活保障、路边的车辆疏通，我都要

想到，都要做好。为了大家看好戏，我

没有心思坐下来。

上午的戏一结束，就有 7 个老人

围了一个圈儿，坐到了卖浆面条的桌

子旁。卖浆面条的大姐是外村来的，

看上去有 50 多岁，忙得不亦乐乎，不

停地给大家盛面条。

看着喝浆面条的大叔大婶儿们，

我 的 嘴 也 馋 馋 的 ，真 想 走 过 去 喝 一

碗。可是，演员们唱了半天戏，累得口

干舌燥，他们的饭菜怎么样？不去看

一看，我心里不踏实。

我 匆 匆 忙 忙 地 从 浆 面 条 摊 位 走

过，一回头，看到一个大叔对卖浆面条

的大姐说：“你看这中不中？我布袋里

没有钱了，差 5 毛钱，你给我盛满，你

看行不行？”大姐笑着说：“中，中，没

事，我给你盛满，放心吧。”

看着眼前的大叔，有 70 多岁的样

子，他头上戴一顶黑色绒线钩织的帽

子，胡子长长的，黑黑的脸上是一道道

深深的皱纹，上身穿一件很旧的黑棉

袄，下身穿一条绿色的老式军装裤，脚

上是一双粗布单鞋，一看就知道是一

位手头紧张、日子艰辛的老人。

一碗浆面条 3 块钱，这个大叔口

袋里没钱了，差 5 毛钱，为了让大叔吃

饱饭，为了让卖浆面条的大姐不赔钱，

我没有犹豫，赶紧走过去，从口袋里掏

出 50 块 钱 ，放 到 大 姐 手 里 ，对 她 说 ：

“你来做生意不容易，这 50 块钱你拿

着，只管给那个大叔盛饭，他喝几碗盛

几碗，不要他的钱，在你这里吃饭的老

年人，都不要他们的钱，来几个吃几

个，钱不够了我再给你。”卖浆面条的

大姐大吃一惊，说：“谁吃饭谁掏钱，咋

能让你掏钱呢？让他们自己掏自己的

钱。”我摆着手说：“你听我的，我是书

记，应该为大家掏钱，你看看来这里喝

浆面条的都是上年纪的老人，他们没

啥钱。天很冷，跑这么远的路来看戏，

很不容易，都饥了，快让他们吃上饭，

这钱你拿着，这是让他们吃饭的钱。”

说来说去，她还是不愿意接，但看着我

的坚决、我的诚恳、我的强硬，她只好

接过了钱。

能掏出 3 块钱，让大叔大婶儿们

喝一碗热乎乎的浆面条，我的心里很

舒服、很得劲。如果卖浆面条的大姐

不接这钱，我的心里就无法平静，就很

不高兴。

放下钱，我就赶紧向剧团吃饭的

地方走去，剧团做的是米饭、馒头、面

汤和豆腐白菜炒大肉。演员们都不让

我走，拉着我的手让我和他们一起吃

饭。拗不过大家的盛情，我也一起吃

了起来。

拐回来走到戏场的时候，卖浆面

条的大姐喊住了我，她拿着一把零钱

对我说：“张书记，老人听说你掏钱让

大家吃饭，都说你很不容易，不能花你

的钱，你的钱给 5 个人买了饭，这是找

你的钱，35 块，你查查够不够。”我笑着

说：“不用查，你撇够就行，不能让你做

赔本生意。”

午饭后，大叔大婶儿们又坐到了

戏台子前面，都在高高兴兴地说着笑

着，等着演出的开始。

我不知道卖浆面条的大姐姓啥叫

啥，我也不知喝浆面条的大叔大婶儿

们是谁，但他们都知道我，都知道我是

张书记。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我为

了谁。为了谁？为了乡亲们。驻村就

要为乡亲们着想，要把乡亲们放在心

里，要想着乡亲们的衣食住行，要想着

乡亲们的冷暖疾苦。

一碗浆面条只有 3 块钱，真的不

贵，也不算啥，我是真心实意把钱掏出

来，让大叔大婶儿们吃饭的。不管认

识不认识，不管熟悉不熟悉，每一位大

叔大婶儿，都是我的父老乡亲，都在我

的心上。

老家墙上挂着一把镰刀

那是母亲多年前

赢得劳动能手的奖励

母亲视若命根子

镰刀是农人延伸的手掌

剔除杂草收获五谷

都离不开它

拥有一把锋利的镰刀

是农人的自豪

然而，随着科技进步

普及机械化

加之土地流转

镰刀的用途越来越少

直至束之高阁

但是，母亲不舍丢弃

经常把镰刀擦拭

母亲还常常意有所指说

镰刀有功啊

如果没有镰刀打头阵

哪有今天的好日子

墙上的镰刀

◎张绍国


